
晚清以來，現代化就成為中國尋求
富強，趕上西方的發展目標。百年以來
，現代化深入中國社會，從政治、社會
及經濟，到民生和衣食住行，傳統文化

遭受之撞擊，為數千年前所未有。重讀中國傳統文化
經典，或是我們面對現代化的一個可行回應。經典不
但讓個人找到安身立命之處，亦可為社會發展提供寶
貴啟迪。

芸芸典籍中，老子《道德經》不僅具有現代性、
普世性、科學性，更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的圭

臬。面對現代化的撞擊及挑戰，不妨一同發掘中國傳
統文化，重讀《道德經》這部經典，了解老子對今天
社會及治國理政的提示及意義。

《重讀〈道德經〉》作者莫道明近年潛心研究《
道德經》，有不少新發現。由於得到國學大師饒宗頤
教授的鼓勵，遂寫成這書。此書原名《重新發現〈道
德經〉》，饒公特意把書名改為《重（zhong）讀〈
道德經〉》並題寫書名。

本書重點包括如下三方面：還原老子平常人的角
色；探究《道德經》的方法論哲學；以及挖掘《道德

經》豐富的治國理政思想。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
所所長鄭永年評價，《道德經》不僅具有現代性、普
世性、科學性，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的圭臬，
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境界源泉。

莫道明，中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
、理事長。一九九七年創立並經營昊源集團有限公司
、二○○四年創設廣東實驗中學附屬天河學校，曾擔
任縣區和廣東省政協常委、廣州市人大代表。二○一
一年底轉型從事社會科學和中國問題研究以及教育事
業，倡導並創建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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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莫道明一同重讀《道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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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九九年第一次發表作品以來，李娟留給公眾
的印象還是那個來自阿勒泰的女子。第一次讀李娟《我
的阿勒泰》，深感她文字的服貼，如同甘洌神秘的山溪
已經在阿勒泰安靜流淌千年。不過，《遙遠的向日葵地
》中的李娟，更加輕、簡、服貼。輕比重難，簡比繁難
，根植於一片土地的服貼比河流流經大地的服貼更難。
這是一種質變，一種里程碑。

種下魂牽夢縈的心田
首先要感慨，在新疆這片土地成長的散文作家總能

在讀者心中種下一畝魂牽夢縈的心田。近十年來，先是
劉亮程，後是李娟，在他們的筆下，新疆似乎還保留着
史前文明的氣質，現代工業文明的步伐並未影響到那塊
土地的裏，它依舊飽滿而山野。

相比作家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中高濃度的生活
哲思，李娟的筆觸更明亮、輕快——這個在邊疆輾轉遷
徙的女子，作過小裁縫、開過家庭小雜貨店、間或出門
打工、而今又返回那個令人魂牽夢繞、寂寥又深邃的 「
角落」。她彷彿坐在小雜貨店櫃枱邊低聲講述着阿勒泰
的見聞。無數讀者忍不住在中國地圖前標註：阿勒泰、
富蘊縣、可哥托海、阿爾泰山脈……他們試圖沿着李娟
的足跡，走一走文學地圖上勾勒的新疆。

寫散文至為珍貴的是取之不盡的生活細節和想像力
。從我的經驗來看，散文作家不需要聰明簡潔的判斷和
邏輯清晰的結論，相反，作家形形色色未經整理的體驗
，經過想像力的加工，就能將生活變得自然而然、栩栩
如生起來。李娟的腦袋裏配備着大型檔案櫃。一個個抽
屜中塞滿了形形色色作為資訊的記憶。她寫的是自己的
生活，筆一旦動起來，想像力游離了她的意志，開始立
體地呈現出自由自在的行動。

無論是《我的阿勒泰》、《冬牧場》還是《遙遠的
向日葵地》，都是寫新疆，李娟從來沒重複過，她的筆
下，每一個動物或者每個人物形象，都是自然而然跳出
來的。她寫每一隻狗、每一隻雞時，後邊總有成百上千

隻牛羊馬 「在等待」——寫好一隻，另一隻就會蹦上來
。她寫母親，總是令她依戀欣賞又深感委屈，在這對矛
盾的母女關係中，讓人看到的是一個滿臉滄桑、世故溫
情又富有旺盛生命力的漢族女性。

拙樸的幽默終歸土壤
《遙遠的向日葵地》是李娟發表在上海《文匯報》

「筆會版」專欄文字結集，文筆輕鬆，幾個小時就可以
讀完。讀完之後我反覆問自己，世人為什麼喜歡讀李娟
？有網友評價說： 「李娟就是真正懂得如何把艱難單
調的生活寫得有趣的作家。她對生活懷有一種由衷的
熱忱和動力，對平淡日子裏的一蔬一飯都極其虔誠，
以此來化解生活的瑣碎和苦難，同時獲得生命中純粹
的詩意。」

在邊疆惡劣的現實環境中，李娟不忘添加調味劑。
不厭其煩記錄下曾經聽過見過的各種名字： 「我還知道
有一個大叔，叫 『驢頭』……好吧。也不知是容貌方面
的謙虛，還是智商方面的謙虛……還有叫 『擰擰』的，
他爸則被大家稱呼為 『擰爸』。」

讓人抿嘴一笑的還有當地人欠錢的態度： 「他欠了
我叔叔五十塊錢，快二十年了。每次見面，互相問候之
後，我叔叔都會催一次債。他誠懇地說： 『沒有。』
然後雙方這才步入正式閒談。好像天下所有的債務人
都是避着債權人走路的，可在我們這邊，雙方絕對平
等。」

拙樸的幽默感最終歸於土壤。 「說起來，種地應該
算世上諸多勞動中最穩妥的一種。春天播種，秋天收穫
，可大自然無從操控。所有與大自然息息相關的行為
都帶有賭博性質……種地就是 『靠天吃飯』。哪怕到
現在，我們幾乎可以改變一切了，仍無法掌控耕種的
命運。」

我認為兩個因素使李娟如此寫作。一是生活艱難得
必須微笑面對，在沒有條件選擇生活的情況下，可以在
文字裏活出一個新天地，這是理性的；一是她的天分，

無窮的想像，跳躍性思維，爆發式的靈感，這是感性的
。理性與感性合在一起造就了李娟。她從新疆出來，回
到新疆去，見什麼愛什麼，見什麼想寫什麼，她對生活
極敏感，有強烈的衝動。文字具備自己的直覺，具有預
見性，自然而然走到了今天的樣子。

天地間讀懂愛與恐懼
劉亮程有黃沙梁，李娟有阿勒泰；前者文風濃烈，

在我閱讀和寫作瓶頸期打開了一扇窗，後者文風清亮，
在當代千萬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為何新疆作家，總是
能打動那麼多沒有去過新疆的讀者？他們與其說是打開
人們對於動物、樹木、土地的感官體驗，比如說喚醒人
們對電子產品之外的事物的原始興趣和欲求——人應該
渴望春的芬芳、夏的熱烈、秋的厚重、冬的徹骨；呼吸
中有季節的溫熱潮濕，生活中保留哲學反思的時空——
就像驕陽下的山坡上的一片無名野草，這是生命的力量
。未來我們想要在人工智慧的世界中摒除恐懼，尋找到
生命的真實體驗，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用自己的意志去
掌控生命。我們必須珍惜生活帶給我們的每一次敏感和
善意。

韓美林說：藝術是順其自然的，你只管把你的事用
心做了，由着你的性情做了，風格是自己形成的。李娟
的風格也是無法追求的，因為當下社會已經沒有人願意
為寫作去做苦行僧或複製李娟的邊疆生活。無論是城市
還是農村，正在失去個性，面貌單一，內在精神文化傳
統渙散，數千年的歷史文化在腳下流失，厚重與豐富的
文化土壤正在變得瘠薄。李娟無力改變什麼，代表什麼
，只是表達了自己。

寫作是私人的，強調個性和獨立，李娟和所有當代
作家都不一樣，她的生命力已然汲取陽光雨露，無可阻
擋。正如書中所寫： 「葉隙間陽光跳躍，腳下泥土暗湧
。她走在葵花林裏，如跋涉大水之中，努力令自己不要
漂浮起來。大地最雄渾的力量不是地震，而是萬物的生
長啊……」

伊 果

今年的世界讀書日，作家
李娟的新書《遙遠的向日葵地
》入選新浪好書榜二○一七年
文學類年度榜。書裏描寫的 「
向日葵地」 在阿勒泰戈壁草原
的烏倫古河南岸，是李娟母親
多年前承包耕種的一片貧瘠土
地。李娟一如既往用她細膩、
明亮的筆調，記錄了勞作在這
裏的人和他們樸素而迥異的生
活細節。

▲李娟新作《遙遠的向日葵
地》（花城出版社，二○一
七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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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阿勒泰》（長
江文藝出版社，二○一
五年十一月）是李娟十
年間散文創作合集

▲李娟寫過很多次新疆，
《冬牧場》（新星出版社
，二○一二年六月）是其
一，但每一次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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